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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平：水治瓦斯技术的探路者
本报记者 胡倩

人物介绍

周东平，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瓦斯研究院院长。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
员，“西部之光”访问学者（2013），重庆市杰青（2014），重庆市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2018），中国煤炭青年科技奖获得者（2018），2020年度最美煤炭科技
工作者，重庆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兼任中国煤炭学会理事，重庆市石油与
天然气学会副理事长等。2021年，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和重庆市第
六届劳动模范。

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出版专著
3部；获授权专利20余项，制定重庆市地方标准2部；主持国家和地方项目
10余项，参研国家创新团队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先后在《煤炭学
报》等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EI&SCI收录10余篇。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他是村里第一个重点本科生、第一
个硕士、第一个博士；他果断辞去了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已四年的工
作，准备了大半年考上研究生，并获得
硕博连读的机会，只为重返热爱的煤炭
行业；他和同事们一起攻坚克难，最终
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水治
瓦斯技术，树立了煤炭行业瓦斯治理的
标杆……他就是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瓦斯研究
院院长周东平。

记者在采访周东平时，他总是很谦
虚，“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是
他的座右铭。

小小致富梦
煤炭真是一个“黑金子”

1978年，周东平出生在甘肃省定
西市通渭县。在当时，通渭县还是一
个国家级贫困县。据周东平回忆，在
上小学四年级之前，他老家所在的通
渭县平襄镇旧店村还没有通公路，也
没有通电，全村都用菜油灯、煤油灯来
照明。

通渭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山峦众多，周东平家所在的旧店村，就
处在被两座大山夹着的地方。由于生
态环境恶劣，土地贫瘠，缺水缺肥，十年
九旱，庄稼年年歉收，周围鲜有工厂，村
里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赋闲在家，导致
家家户户都很贫困。

无计可施，周东平的父亲就和乡
亲们去兰州的“大煤山”煤矿背煤来维
持生计。看着父亲去一趟煤矿就能拿
回来一笔供家里开销的钱，小小的周
东平就认为，煤炭真是一个“黑金子”，
心里便埋下了一颗要成为采矿工程师
的种子。

荆棘求学路
“砸锅卖铁也要东平上大学”

1997年夏天，周东平收到了来自
重庆大学采矿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便马不停蹄地赶去告知家人，毕竟他是
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然而
父亲的回答给了他当头一棒：“不读了
吧，家里没钱。”

周东平是家里的老幺，有一个姐姐
和一个哥哥。当时，姐姐已经出嫁，哥
哥早他两年上了大学，不但掏空了家里
所有积蓄，而且使家里负债累累。可是
梦想的大学与专业就在眼前，周东平实
在是不甘心，年少气盛的他，竟然不惜
以绝食的方式来进行抵抗。

此时，当过村长的爷爷站了出来，
爷爷开导父亲说：“你还是要想办法，
哪怕是去借钱，砸锅卖铁都要让孩子
去上大学。”不仅如此，爷爷还把他多
年积攒的1000块养老钱拿出来给周东
平凑学费。

受到鼓舞的周东平也振作起来，
开始挨家挨户去借钱。全村50多户
人家几乎全被动员起来，你掏50元，
他出100元……就这样，凑齐了周东平
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6000多
元钱。

“我就是一粒在父老乡亲的荫庇
下从贫瘠的土地上发芽的种子。”周东
平曾这样形容自己。

不忘最初梦
“做一件事情还是要坚持”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一提到采矿系
估计都不怎么愿意去。但周东平却打
心底高兴，“因为我就是农村出来的，我
不怕吃苦。”

可是，周东平读大学的四年，恰逢
中国煤炭业最不景气。“夕阳产业”的说
法不胫而走，导致他入学那年重庆大学
采矿工程专业招生24人，只有23人报
到，兜兜转转，最后只有19个人坚持了
下来。周东平就是那十九分之一，“我
们做一件事情还是要一直坚持下去，不
能说半途而废的。”

2001年6月，周东平获得重庆大学
采矿工程学士学位，但当时全国煤炭行
业陷于极度困境，老师都不推荐学生们
去煤矿。在老师的建议和支持下，周东
平去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工作
了4年。

美国作家赫伯特曾说过：“坚定的前
进者尽管也有停歇的时候，却勇往直前。”

周东平始终相信，煤炭行业的低迷

只是暂时的。因心怀炽热的“采矿梦”，
2005年他毅然辞去水电局的工作，考
上了重庆大学采矿工程专业研究生，并
一举获得硕博连读机会。

更让周东平欣慰的是，他重回采矿
专业求学之时，正是中国煤炭业致力于
向现代化水平发展之际。有了在水利
水电局几年的现场施工经验加持，在攻
读硕博期间，作为现场负责人，周东平
先后承担了3个隧道工程、10个煤矿科
技创新和技术服务类项目的实施工作。

漫漫科研路
致力破解世界级难题

因为南方地表水分比较重，煤层在

大量有机物变质形成过程中遗漏出地
表来的瓦斯比较少，这就意味着煤层里
面的瓦斯含量和产生的压力比较大，如
果在采煤的过程中大量涌出、释放，一
是会导致人员窒息，二是遇到火源达到
起爆能量就存在爆炸的风险。

2010年7月，周东平来到了重庆能源
集团科技公司瓦斯研究院工作。据了解，
当时重庆能源集团共有29对生产矿井，
有18对矿井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6对矿
井为高瓦斯矿井，瓦斯含量和压力处在一
个很高的水平。当时，能源集团正在全力
寻找一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煤矿瓦斯突
出事故的方法，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也
是集团安全生产的“头号工程”。

水治瓦斯技术就是应运而生的一
门“新技术”。据周东平介绍，水治瓦斯
技术以水为主要介质，在煤矿井下对瓦
斯突出煤层或进行定向打孔割缝释放
压力，或往煤层里进行高压注水、压裂，
增加煤层裂隙、解放局部地应力，增加
煤层透气性，促使煤层瓦斯解析，以提
高瓦斯钻孔的抽采率，有效化解瓦斯突
出危险。

这一技术借鉴了石油行业页岩气
开采的成熟技术，但是技术本身还十分
不成熟。“与页岩气开采不同，煤矿工作
的空间相对狭小并且是封闭式的，不可
能应用页岩气那样的大型压裂设备，另
外还要考虑防爆等一系列安全问题。”
周东平说。

对此，周东平和同事们调研了全国
的许多个工程项目，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解决方案和对标案例，这也让他们知
道，这件事儿只能自己“捣鼓”了。

针对矿井下封闭、狭窄的空间状
况，周东平告诉记者，这个水力压裂设
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防爆、小型化和
用电，石油行业都是用柴油来驱动的。

有志者，事竟成。在经历过无数个

挑灯夜战的夜晚和数百个最佳方案之
后，周东平和同事们终于开发出了适用
于煤矿的高压水力压裂泵和远距离控制
技术。解决了这个“卡脖子”问题之后，
周东平团队一鼓作气，相继研发出了超
高压水力压裂孔内压裂管串和井下压裂
输水压力钢管串，以及井下压裂检测、评
价和安全防护技术，最终形成了一整套
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水治瓦斯技术体系。

经过几年努力，水治瓦斯技术终于
在重庆煤矿产生示范效应，在重庆能源
集团乃至全国30余对煤矿得以推广。
2018年，重庆能源集团科技公司成功
申报成为煤矿瓦斯防治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的国家级平台。

“跨界”促发展
保障渝黔高铁通车

据周东平回忆，集团的水治瓦斯技
术不仅在矿井中应用得“风生水起”，还

“跨界”运用到了高速铁路修建当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东平解释道，高速铁路在修建中
总不可避免要修隧道，在修隧道的过程
中有时也会遇到煤层，有煤层就会有相
应的瓦斯问题，所以就必须先把瓦斯治
理好，达标了以后才能去修隧道。

新凉风垭隧道位于渝黔高铁贵州
末段，长7618米。这条隧道要穿过9层
煤，其中瓦斯突出煤层有4层，由于地
质条件复杂，瓦斯含量和压力太高，工
期紧，采用传统的密集钻孔、缓慢抽排
方式不可行。

经多方咨询考察，中铁十八局渝黔
铁路土建七标项目部辗转一年多时间
终于找到了重庆能源集团科技公司瓦
斯研究院。

考虑到高铁的建设工期十分紧张，
就必须要提高瓦斯的抽采效率。周东
平团队通过地质勘探，摸清煤层赋存和
瓦斯原始参数后，确定了“分布集中处
理，分层检验揭煤”的实施方案，成功将
煤矿井下水力压裂增透技术应用到渝
黔高铁新凉风垭隧道开挖断面128平方
米的大断面煤与瓦斯突出隧道揭煤中，
对9层煤（其中4层为强突出煤层）进行
了揭煤施工。最后，团队仅用了10个月
就揭穿了全部煤层，在大断面隧道揭煤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周东平笑着
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续深
化水治瓦斯这项技术，它对于南方煤矿
以及一些北方煤矿来说作用还是很大；
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已经关闭矿井的煤
层气开发与利用以及产生的环境问题
进行治理，比如关闭矿井的污水处理、
地表复垦等。

▲周东平在
2017 年 西 南 五
省煤炭学术年会
上发言。

◀ 周 东 平
（左）正在和同事
做煤层参数测试。

受访者供图


